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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霜语冬日霜语
□□陈玉琼陈玉琼

花儿开了就会想起你花儿开了就会想起你（（组诗组诗））

□□王守槐王守槐

李岚李岚 摄摄

下 霜 的 清 晨 ，寒 风 钻 进 屋
来，转瞬之间，手脚便被寒意攥
住，像失去知觉一般。推窗望
去，大地覆着一层浅淡的白霜，
有的疏疏落落地若隐若现，有的
凝得厚重，像悄然绽放的花。油
菜叶上的霜，似画家精心晕染的
笔触，碧绿的叶与雪白的霜相映
成趣，美得恰到好处。

我举着相机，远拍、近摄，总
想把这份清寒的美留住，却总觉
得隔了一层，有几分隔靴挠痒的
遗憾。回乡熏腊肉的路上，我摇
下车窗，拍下日出、炊烟，还有路
旁覆霜的土地，镜头里的画面虽
美，心底的意兴却依旧未尽。

总想着找个清晨，去田埂间
拍一拍霜花，可一直未成行。终
于逮着一个浓霜天，我迎着刺骨
的寒风，独自走进空旷辽阔的天
地间。霜花的模样，原是由它降
落的事物赋予的——我沿着清
寒的小路往前走，在坡地、在草
木、在碎石上，寻觅着霜的千姿
百态。此刻，无人打扰，亦无人
问询，我不看旁人，旁人也不见
我，天地仿佛只属于我。

一个多小时里，我俯身与沾
霜的小花、小草低语，与凝霜的
石子、霜粒相望，在大地的掌心
静静徜徉。“万类霜天竞自由”的
豪迈，如海浪般一波波涌来，拍
打着我的心房，滚烫而热烈。

用微距镜头放大霜花时，儿
时爸妈常说的一句话突然涌上
心头，我忍不住嘴角上扬。“衣服
都起盐霜了，还不换洗？”那时的
他们，一年到头劳作不休，汗水
浸透衣衫是常事，又没有多余的
衣裳替换，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久而久之，衣领和袖口便会结出

一层如盐粒般的“白霜”，乡人都
称它“盐霜”。细看镜头里的霜
花，粒粒分明，竟与记忆中的盐
霜别无二致，只是少了那股咸涩
的滋味。

人走霉运时，总逃不过屋漏
偏逢连夜雨。某年正月，亲人突
遭车祸，术后刚取下钢板，又查
出重病，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一瞬间，我们的世界仿佛轰然
坍塌，前路吉凶未卜。好在亲人
始终乐观坚强，积极配合治疗，
一家人相互安慰、彼此支撑，竟
慢慢熬过了最难的日子。原来，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雪上加霜的
困境，只要心向阳光，携手并肩，
终能走出阴霾。

儿时的冬天，霜冻总要持续
十天半月，大地白茫茫一片，但
凡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厚厚的

冰。取冰块，是我们孩童最乐此
不疲的游戏。谁取到了最大最
厚的冰块，谁寻到了形状奇特的
冰坨，谁不小心摔了跤，谁掉进
了冰窟窿，谁吞下了冰凉的冰
块，谁把冰块偷偷塞进了别人的
脖颈……这些细碎的小事，都会
成为小伙伴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被反复提起，传颂许久。

那时，把冰块塞进别人的脖
子、鞋袜，或是扔冰块“打仗”，于
被捉弄的人而言，都是“雪上加
霜”的事，可没有人会生气，更不
会记仇，反倒成了冬日里最鲜活
的快乐。而我，那时常常没有鞋
袜可穿，湿了脚便光着脚丫在冰
天雪地里跑，每年生的冻疮，总
要熬到春末才会慢慢痊愈。

其实，风霜雨雪不过是寻常
的自然景象，所谓的意义，都是

人心赋予的。就像现代医学所
言，人的心态与情绪，对身体的
影响丝毫不亚于食物，甚至更为
深远。

“严霜烈日”，下霜的日子，
往往会出大太阳，霜越浓，阳光
越温暖。那日是连续下霜的第
四天，朝阳早已跃出地平线，把
金色的光洒向大地。在电梯里，
遇见一对年轻夫妇推着推车，牵
着孩子，一看便是要去户外晒太
阳的模样。冬日的暖阳，堪比补
药。于是乎，小区里、公园里，乡
村与城镇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
呼朋引伴、拖家带口晒太阳的
人，一张张脸上，都漾着温暖与
惬意。

倘若严霜之日，太阳迟迟不
肯露面，那寒意便会加倍，无异
于雪上加霜。这就像人生中的
某 些 苦 痛 ，刻 骨 铭 心 ，难 以 释
怀。人生本就多苦，有些伤痛，
或许永远无法痊愈。但加缪说
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
病痛活下去。”真正的陪伴，从来
不是做别人的灯塔，强行指引方
向，而是化作一束微光，默默温
暖，静静同行。

昨日，我牵着小狗在阳光下
散步，一阵淡淡的花香突然钻入
鼻尖，让我心头一惊。“什么花竟
然在冬日里开了？”我喃喃自语，
循香望去，一朵油菜花正迎着阳
光舒展花瓣，仿佛在对我微笑；
旁边的胡豆花，也眨着灵动的眼
睛，与我温柔对视。

至寒过后，便是春天。万事
万物都在泥土里悄悄酝酿，那些
不甘寂寞的生灵，早已按捺不
住，争先跳出寒冬的桎梏，奔赴
一场崭新的春光。

◎春天的脚步

数九寒冬，总有
波诡云谲的故事跳出来
有人细数收成
有人奔波风雨

或许，可以换个步伐
有乡愁佐酒
有亲人盼归
而我的一位乡亲已止步于初冬

昨日笑脸
正被今天的雪覆盖
山路，仿佛还传送着爽朗的笑声
那笑声还没有被风雪冻僵

山靠风续命
人因淡泊渡劫
我们怀抱柴薪跃入花开的喧嚣
迎风绽放，对春天并无诉求

此刻，我正坐在深冬的阳光里
光，从我的指缝间滑落
被一枚枯黄的草叶轻轻接住

◎春风的声音

春风十里。如果心绪安宁
还能听到旧庭院铺满苔痕的石阶
正打开一架蒙尘许久的风琴
歌声曾经流淌过的天井，爬满
丝茅草，沙棘和泛黄的锈迹

那时，他走在陡峭的山径上
脚步，被林间的野百合和矢车菊
轮番羁绊

他许给自己一丝涟漪——
还给山村孩子们春风的声音
仿佛那个出走多年的人，只带走
心底的一段往事和祈福
站在小河边，他多么愿意相信
山村的寂静，是因为等待

但春风一直记得你，草木点头

花朵微笑着张开宽宏的怀抱
站在荒野，自己也是一片落叶
或缓慢地交还给黄土

◎春光的旁白

春天，是从山顶流下来的
背阴的积雪，仿佛挂在
院坝边上的旧银幕

春水模仿了留声机的旋转
叽叽喳喳的鸟鸣，模仿了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通知

银幕前后落满小鸟般的孩子
野杏花打着呼哨，暗影里
尽是不可告人的秘事

当春风吹过屋后的黄土堆
火塘边一直微笑的我们
有一滴泪溢出眼角

没有惊扰银幕下的那群鸟儿
只悄悄记下它们的旁白

◎春郊烟雨

春郊起烟雨
便是想入非非的好时候
我细数凯江岸边的柳丝
等来的，便是林间桐子开花

我已读懂天空的沉默
如今，只能借这一缕烟雨
跨过沧海，并析出忧伤的成分

谁在意，眼泪流下的过程
不要提醒，我知道。无处安放的
除了半城烟柳，还有一阕宋词

花瓣落下了，还要在风里飞奔
跌落水面的瞬间，我一眼就认出
它们是我的诺言，我的信物

沉默，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沉默，是花儿开了就会想起你


